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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报告

电话里的交流也许能对当地人做心理紧急干预，但却无法达到

真正的心理疏导的效果，隔着电话，无法产生咨询师和被咨询

者之间的共情。

在他看来，取得被咨询者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，这需要和对

方处于同一空间，共同去面对病毒的风险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与你

同在”。“我从风险相对低的地方来到了风险最高的地方，走到

他们面前。我这样做了，他们会愿意信任我，向我敞开内心倾诉。”

毛平走进武汉的方舱医院，去安抚老伴因新冠去世的老年

患者；他去公路道口，为顶着巨大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的交警

排解郁结。做心理疏导的间隙，他还为社区采购运送物资，为

街头流浪汉找安身之处。他做到了与武汉人同在。

而这种共情，也让他在情感上一度崩溃。

刚到武汉的前几天，毛平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，内容是武

汉的一个小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但当时医院无法收治，只能

在家中的房间里一个人隔离。“我是一个 8 岁女孩的父亲，我

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最怕的就是孤独、和父母分离，我特别深

刻地感受到视频里孩子的那种无助。”看着视频，毛平很难受，

大哭起来。为了缓解情绪，他跑去洗了一个多小时的衣服，转

移注意力。“哭过之后也就好了，情绪的释放让我更加坚决：

一定要帮助像那个孩子一样的当地人。”

第二次“崩溃”是到武汉的第二十天，毛平正在电脑前写

报告，这些报告将提交给相关的政府官员，记录他在志愿服务

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、提出对抗疫工作的建议。写着写着，他

的内心突然被一股情绪击中，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。他想到，

尽管这些天他一直拼命帮助他人，但还是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。

毛平说，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争名争利，但也希望得到

认可。那一刻，许久以来因为被误解、被诋毁产生情绪集中爆

发了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。“真的是很崩溃，

我一个大男子汉，哭了很久。”这次，花了不少时间平复心情

之后，他并没有真的放弃，为当地人做心理疏导的耐心细致，

一点也没有减少。

“虽然我的内心承受力比较强大，但我也是个普通人，也

‘崩溃’了两次。这么多天的心理疏导做下来，我的内心也积

蓄了不少负面的东西。武汉解封之后，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女儿，

去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轨道、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。”他说。

社区工作者的委屈

情绪失控之前，王强（化名）已经连续加班了 23 天。今年

32 岁的王强是武汉某高校的保安，新冠疫情暴发之前，他每天

工作 8 小时。他是湖北人，但家不在武汉，今年的春节假期他

没有提早回家，没想到后来的“封城”让他想回也回不去了。

因为有些同事已经提早离开武汉，短期内无法回来，他被要求

加班，执勤时间增加到了一天 12 个半小时，而且没有人能和他

轮换，每天都要到岗。

“那 23 天每天工作时间长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后门的岗

亭里待着，四周没什么人，比较孤单。”王强说。后来，他被

调到学校正门执勤，有可以换班的同事了，工作时间恢复到每

天 8 小时左右。但他开始紧张，因为这个岗位要检查出入的车

辆和人员，要与他人比较频繁地接触，而一开始他们的防护措

施不完善，他特别担心自己会被感染。

这样的情绪萦绕在他心里。一天晚上，他失眠了，到了凌

晨三点，他在员工宿舍里突然不由自主地大哭大喊起来。同事

安抚他，他把同事都推开，自己倒在地上激烈宣泄。

“现在想起来，可能是疫情期间的孤单和紧张，把我之前

在心里积累了好多年的不痛快引爆了。”那晚之后，王强在员

工宿舍里休息了十几天。

王强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表示，“我到现在也不清楚那时

为什么会情绪失控，我只记得，当时心里感觉一直受到不公正

的待遇，我怀疑周围的人都想来害我”。

后来，王强得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帮助，家人也到身边给他

支持，王强的负面情绪已经缓解，不过他还是迟迟没有走出宿

舍回到岗位上。“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那天应该是把好多人

都吓到了，给他们添麻烦了。”他说，保安应该是为他人服务的，

结果他现在没法坚守岗位，还要别人来照顾他，这真不好。

他计划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换一个工作，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。

心理咨询师毛平（左二）在武汉的医院与医护和患者在一起。


